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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道元《水經注》異事書寫與引述文獻的新詮釋* 

  朱先敏** 

摘 要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翔實的考證、豐富的引述和獨特的形式成為

地理志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人常據此書研究地理變遷，並探討其政治意圖。

在這樣的閱讀框架下，實地考察和文獻保存成為《水經注》最重要的價值

所在。本文則嘗試挖掘《水經注》的虛構面和敘事性，將「異事書寫」和

「引述文獻」置回文本語境，重新探討它們的意義。發現看似追新好奇的

異事書寫其實意圖以人情交流與讀者共鳴；看似原文照搬的引述文獻其實

仰賴讀者的先驗知識，作者才得以靈活地依照地景挑選、重組、刪修歷史

事件。《水經注》解消了〈禹貢〉以下任土作貢的地志結構，以河水流經的

地景為順序介紹沿岸掌故與景象。上述的變化和酈道元試圖建構的地志傳

統有關，指向的是更寬廣的預設讀者，而不再只為統治者服務。 
這群有共同知識和興趣的地志讀者，讓酈道元得以凸顯地理景色予人

的趣味性和美感體驗。這影響了他對異事的敘事經營與鋪陳，也決定了引

述文獻時如何打散與重組。如此一來，《水經注》別具一格的書寫形式與內

容就有了地志發展史上的解讀空間。 

關鍵詞：《水經注》、地理志、讀者、虛構、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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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interpretation of Strange Writings and 
Quotations in Li Daoyuan’s Shuijing Zhu 

 Chu Hsien-min* 

Abstract 

As a commentary and a gazetteer, Shuijing zhu (Commentary on the Waterways 

Classic) is usually seen as a record of changes in geography in medieval China 
and studied for this purpose and political intentions implied therein. Under this 
framework,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f Shuijing zhu lies in its field studies and 
preservation of texts. However, by focusing on strange writings and quotations 
in the book, we can see how the author manipulates these for his specific purpos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and fictional aspects of Shuijing zhu. When 
analyzing anecdotes and quotations in the context, I find that Li exaggerates 
conflicts and emotions among different people in anecdotes. Also, Li selects, 
abbreviates and reconstructs historical fac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andscape, for 
he knows the readers already hav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ories. 
As a result, Li deconstructs the genre established by “Yu Gong” in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huijing zhu is no longer a gazetteer to help emperors 
rule the country, instead, Li tries to find, to cultivate and to summon a group of 
readers who share interests in appreciating sceneries.  

With these target readers who have same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interests 
in mind, Li emphasizes the delight and aesthetic feelings in the sceneries. In so 
doing, Li manages to narrate strange stories, and reconstruct the quotatio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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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writing style and content of Shuijing zhu therefore allow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writings. 

Keywords: Shuijing Zhu, gazetteer, reader, fiction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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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活於西元 5、6 世紀之交的酈道元（?-527），在正史裡僅有《魏書‧

酷吏列傳》裡短短數段的生平，留下「素有嚴猛之稱」、「時論薄之」的評

語。1連他唯一流傳於世的鉅著《水經注》究竟定稿於何時、為何而作？都

沒有留下紀錄。2如果沒有《水經注》，酈道元可能只是北魏千百個官員中

評價比較差的一個，但這部資料翔實、形式卻特殊的地理志不但成就了酈

道元的價值，還成為後人窺探他的窗口。《水經注》是一本極具代表性的地

理志，有別於以州郡縣畫分卷次的常見形式，酈道元選擇了為不著撰人的

小眾文本《水經》作注。他的注文不僅是對《水經》的解釋，更補充了豐

富的人文與自然地理知識。他以流暢的文字將注解、引文、考證、描寫揉

合在一起，有時甚至難以區分這是引述的文獻抑或酈氏的創作。他更在客

觀知識的鋪排之間，保留許多徘徊、追索、克難的身體感知，以及悵惘、

憂傷、悲壯的情感蕩漾。 
為什麼《水經注》和其他地理志如此不同？受限於酈道元個人史料，

後人無從考察他真實的著作意圖，卻也因此開拓了《水經注》「寫了什麼」、

「為何這樣寫」的詮釋空間。早期的研究依循著以地理志作為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的功能，3擷取《水經注》寫景、志怪、奇聞的片段，探討

酈道元為讀者提供了哪些類別的材料。4而《水經注》大篇幅的雕山鏤水，

 
1 〔北齊〕魏收著，楊家駱主編：《魏書‧酷吏列傳‧酈道元》（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卷 89，頁 1926。 
2 陳識仁認為酈道元注《水經》應該在延昌 4 年（515）東荊州刺史任內被彈劾免官之後、

正光 5 年（524）起復為河南尹之前。然而陳識仁也注意到趙永復的研究，認為酈道元賦

閒時期並沒有長達 9 年。因此《水經注》確切的撰著時間還沒有定論。參陳識仁：《北魏

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

頁 97-98。 
3 見Yu-yu Cheng, “Text and Commenta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900CE), ed.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3-131，Michael Nylan 稱之為“guidebook,”見 Michael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in Interpretation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 Alan K.L. Chan and Yuet-Keung Lo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p. 64。 

4 范文瀾、鄭德坤、任啟珊都曾收錄、整理過《水經注》裡的寫景、記事、奇聞材料，參

范文瀾：《《水經注》寫景文鈔》，《范文瀾全集》第 6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任松如編：《《水經註》異聞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年）；鄭德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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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山水散文發展後進入北朝的一道伏流，其書便有置放在南北朝山水

文學的框架下討論的價值。5而當《水經注》的文學成就為人所關注，一本

地理文獻、一本經注「自撰」與「他說」的界限在哪裡？如此便引發了下

一階段的問題：酈道元銘刻山水、傳情寄物的文字功力和他所引述前代地

志之間的相承關係。6 
《水經注》作為一本首尾俱足、環環相扣的著作，其意義除了各類材

料在不同文類上的貢獻，也受到著作意圖的影響。水，是生活、耕種、開

發的必須，也是前工業時代重要的力量來源，對「水」的關注或許導因於

人文關懷，是酈道元闡發治世理念的一部「子書」。7除了悲天憫人的情懷，

也可能導因於對政府力量的歌頌。酈道元願意標舉的地名多為秦漢時期的

重鎮、遺跡和遺址的選擇則顯露出對昔往榮光的追憶。他的選擇讓人聯想

起在北魏對漢代遺澤的繼承、對於統一帝國的追懷。特別是酈道元筆下將

當代與黃河強力綰合，這顯然具有以「天下」為框架將現存和往昔統合的

意圖。8雖然如此，《水經注》裡不只記載人為的建築、郡縣、界域，有別

於前代地志的特點在於酈道元受南朝接觸自然、遊賞山水的好尚影響，強

調的是自然地理（environmental）而非政治地理（political）。因此《水經注》

是以自然的河道、而非人為的郡縣為架構。《水經注》象徵的或許是一個更

 
經注》故事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胡寶國則將《水經注》視為一種獨特的

地志類型，與州郡地志並列討論，參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年），頁 159-185。 
5 將《水經注》置於山水散文的框架下，與南北朝其他散文作品進行比較的研究，參李嘉

言：〈北朝的三部散文著作〉，《開封師院學報》1962 年第 1 期，頁 112-118；譚家健：〈試

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文學遺產》1982 年第 4 期，頁 1-11；杜培響：〈從南北朝

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風的融合―以《水經注》和南朝山水小品為例〉，《華北電力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頁 96-99。 
6 鮑遠航認為談論《水經注》寫景文字時，不應該將其視為酈道元個人的天才煥發，而應

該追索魏晉南北朝地志景物描寫的傳統。他比較了中古輯佚地志和《水經注》，指出酈道

元的寫作技巧大多前有所承，而且《水經注》大量徵引前代的地志文獻，也影響了全書

的文字質感。參鮑遠航：《《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19 年）。 
7 張蓓蓓分析酈道元注疏內容所反映的人文精神，文中特別標舉出作者藉記錄水利設施所

傳達的經世濟民思想，以及引用志怪故事所寄寓的道德教化意義。參張蓓蓓：〈由《水經

注》看酈道元的人道人文關懷〉，《成大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0 年 7 月），頁 23-50。 
8 Michael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pp.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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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具地方性、去宮廷中心化的地理概念，甚至能以此解構唐代編纂《隋

書‧經籍志》以降對「地理書寫」這種文類的想像。9 
不論是對材料類別的辨析、從山水散文的框架切入，或者對或政治、

或自然地理等著作動機的解讀，各類詮釋角度最終應該指向的是酈道元對

地理志史明確的改寫意圖。從〈《水經注》序〉來看，酈道元深入理解了前

代地理志的形式和內涵，並建構了包括《尚書‧禹貢》、《漢書‧地理志》

的地志傳統，再打破、解構。他編寫《水經注》的方式對既有的文類傳統

進行有意識的改動，使得讀者不只能從《水經注》裡得知許多地理知識，

更窺見了酈道元作為書寫者在地理紀錄上的介入和能動性。經由《水經注》

可以看見書寫者通過人類行止使地景描寫動態化，地理書寫在數據和陳述

上具備了情感的號召。《水經注》特殊的書寫方式讓人開始反思：地理志該

是什麼樣子？而後人該如何解讀酈道元藉由《水經注》展現的地志書寫新

可能？10 

二、地志的新方法：解消「作貢」與讀者轉向 

地理書寫究竟應該生長成什麼模樣？不僅當代學者持續的反思，早在

西元 5、6 世紀，北魏的酈道元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在酈道元生活的時代，

地理學的概念將將開始萌芽。《尚書‧禹貢》以山川為隔、擘畫九州之舉，

由《漢書‧地理志》繼承、並酌參當代風俗志；到了魏晉，各類地理學著

作才開始百花齊放。不同類別的地理書寫大都從魏晉開始發展，且與時人

的需求密切相關。比如魏晉之後門閥興盛，文人喜作別傳與各地耆舊傳，

方志與風俗傳因而成為地理志一大宗。而異物志、風土記、山川圖記的興

起，也與士族南渡後探索異地的興趣有關。全國地理總志更是在西晉初年

大盛，不但數量甚多，而且後出轉精、卷帙浩繁，為唐以後地理總圖和一

 
9 David Jonathan Felt, Patterns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tanford, 2014), p. 54. 
10 人文地理學者早已開始關注地理學資料累積之外的各種書寫可能性，如段義孚曾試圖叩

問地理著作的內涵：除了地圖、資料、描述和分析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可能？「我們是

否能夠據理力爭？」段義孚這樣問：「既然人類生活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由激情所驅動―

由一種知其不能為而為的慾望所驅動，那麼我們需要浪漫主義地理學嗎？」參〔美〕段

義孚著，趙世玲譯：《浪漫主義地理學：探索崇高卓越的景觀》（臺北：立緒出版社，2018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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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志的內容體例定下基礎。11酈道元雖然生長於北方，卻也充分掌握了南朝

地理志的發展。《水經注》引述的文獻兼及南北，不論風土記、遊記、異物

志、耆舊傳都成為了酈道元「廣布前文」時的養分。但在著手進行《水經》

的注解之前，酈道元也有作為一個北方文人需要面對的歷史情境。 
包括著名的《水經注》學者陳橋驛在內，許多探討《水經注》撰著動

機的研究都很重視南北對峙的政局，他們認為這是影響酈道元書寫內容、

體式的主要因素。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

元足迹，皆所未經」揭櫫酈道元並未親身前往南方，而是以既有的地理文

獻充作南方水流的紀錄開始，後人就以濃烈的政治意圖去解讀《水經注》

對南朝治下水域的記載。12比如陳橋驛便基於「納入南方河道」的安排將酈

道元視為愛國者，認為酈道元用《水經注》寄託了孝文帝（471-499 在位）

未竟的志業，提供將《水經注》視為北魏理想版圖紙上重現解讀視角。13劉

苑如注意到敘事和語調的影響力，透過對稱謂名號的詮釋以及對酈道元序

言的解讀，指出酈道元的引述和校證是一種「反空間的佔領方式」，以糾正、

貶抑南方地理志作者來取回「紙上的空間權力」。14這些討論考掘出政治性

對《水經注》或隱或顯的影響，彰顯了地理志傳統上對大一統的預期以及

對「實地考察」此一書寫取徑的肯定。除政治上的解讀外，《隋書‧經籍志》

對地理志的彙整還顯示出兼及各地的地理總志除了仰賴實地考察，也倚靠

大量的文獻積累： 

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

《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

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

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15 

 
11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 年），頁 129-195。 
12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四十卷》，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史部‧地理類二‧河渠》第 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卷 69，頁 1489-1490。 
13 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2。 
14 劉苑如：〈見與不見的戰爭―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9

期（2016 年 9 月），頁 26-33。 
15 〔唐〕魏徵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經籍志二》第 2 冊（臺北：鼎文書

局，1980 年），卷 33，頁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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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羅列了從上古時期到隋代的地理記載演變，從先王時出於統治需

要的統計數字，演變到中古時期動輒百卷的大部頭叢書，演示了兩種途徑：

若是官方編纂，則分門別類、層層彙報，如：先王時期和隋代；而若是私

人撰寫，則需要借助前人的文獻。因此，樂於踏察如司馬遷（西元前 145-?），
也無法普查全國地理概況，只能記載河渠之事；典正客觀如班固（32-92），
也必須引述朱贛（?-?）的《風俗記》，才能獲得更全面的資訊。16而不論是

陸澄（425-494）的《地理書》、任昉的《地記》或顧野王（519-581）的《輿

地志》，由於「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的緣故，17都

只能統合、彙整前人的著述。通過《隋志》對地理志傳統的辨析，酈道元

述及南方和塞外時引述文獻合乎時代特色，對北方河流與沿岸地景的考證

反倒才是具有個人性的書寫手法。 
由此可知，南北對峙的政治現況固然是酈道元生存年代的一件大事，

在描摹疆域、述數郡縣的同時，也無法擺落政治觀點和立場的影響，但卻

未必是導致《水經注》獨特體式的唯一理由。有學者便從北魏的政治氛圍

切入，將崔浩國史之獄視為影響《水經注》的主因。陳識仁認為，酈道元

注《水經》受到了崔浩（381-450）國史之獄的影響。當著史已經成為可能

帶來殺身之禍的危險事業，撰著地志成了酈道元可以表達心志又能避禍的

選擇。陳識仁對於《水經注》著作動機的解讀，引發田餘慶進一步探討北

魏皇室對於「國史」避諱的原因。田餘慶更以鄧淵（?-403）在道武帝（386-409
在位）時受命編纂《代歌》、《代記》，最終也莫名被牽連判死說明：編史的

危險是隱隱罩在北魏士人心上的陰雲。18雖然陳識仁和田餘慶論據翔實，但

崔浩之獄的真正原因在歷史上並沒有定論。19而且地理志長期以來便與歷史

 
16 「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

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參〔東漢〕班固著，〔唐〕顏

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地理志下》第 2 冊（臺北：鼎文書局，

1986 年），卷 28，頁 1640。 
17 〔唐〕魏徵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經籍志二》第 2 冊，卷 33，頁 988。 
18 陳識仁：《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頁 11-84。田餘慶考證鄧淵是《代歌》的

搜集整理者、《代記》的書寫者，因為兩者歌、史之間的文體差異，使得源於《代歌》的

《代記》受到當權者疑慮，使鄧淵成為國史之獄的第一個犧牲者。田餘慶：《拓拔史探（修

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217。 
19 如：何德章便引高允（390-487）對崔浩史書的嘉許反駁崔浩因著史而死的說法，認為崔

浩真正的死因是過於激進地提倡漢化而招致反撲，參何德章：〈北魏前期歷史與崔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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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分割：早期地理志的代表，並為酈道元多番引用的《漢書‧地理志》

就是一篇史書中的地理紀實，地理志在文獻分類上也多歸於史部。即使到

了地志大行其道的魏晉南北朝，倉修良也注意到地方歷史和地理書寫在地

方志傳統中總是不停拉鋸。常璩（約 291-361）的《華陽國志》乾脆依卷次

畫分，將地志和傳記結合在一起。20因此，如果僅僅是將書寫的體式從史書

改為地志，就真的能讓地理書寫不成為歷史的附庸、不觸及國朝著史的雷

區嗎？「後國史之獄」的陰影恐怕未必是酈道元選擇撰著地理志的主因。 
政治性的解讀一直是《水經注》接受史上一個重要的詮釋視角，但如

果只以大一統的角度詮解此書，很難解釋為什麼酈道元要將書寫的範圍擴

及域外，例如：卷 14〈浿水注〉寫到朝鮮半島、卷 36〈溫水注〉、37〈葉

榆河注〉、〈泿水注〉寫到中南半島，卷 1〈河水注〉更幾乎將所有的篇幅

用在了印度。21在結構上，《水經注》更解消了〈禹貢〉以來「任土作貢」

的架構，22使得政治性不再是地理志書寫者唯一的目標。陳識仁爬梳地學發

展的淵源，指出從劉向（西元前 77-西元前 6）、劉歆（?-23）父子將圖書進

行分類時就把地學圖籍拆為術略類和兵書略，並由此推論漢代地學基本上

是依附在堪輿相法和兵家之下，具有相當實用的統治目的。自此之後一直

到隋代，地理志大體維持著類似的形式和功能，未能發展成獨立的學科。23

陳識仁雖然勾勒了漢隋之間地學發展的大致走向，也指出南北朝地理書的

勃興，但他對此的解釋仍是人們流徙因而與新地區碰撞產生對新環境的新

鮮感。24這樣的解釋適用於山水詩、散文、遊記等一系列新興文體，無法看

 
史之獄」〉，收於胡阿祥等：《魏晉南北朝十五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頁 80-81。
聶早英則認為崔浩族誅集中反映了北魏前期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統治階層內部的爭

鋒，此一事件主要目的是要震懾漢人，同時緩解拓拔貴族的憤懣、保護鮮卑貴族的特權，

參聶早英：〈北魏前期的漢人士族與拓拔統治者〉，收於劉心長、馬忠理主編：《鄴城暨北

朝史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278-279。 
20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93-96。 
21 陳橋驛歸納《水經注》裡述及域外的段落，將酈道元的域外地理志分為「曾受中國管轄」

和「未曾受中國管轄」兩類，但只強調酈道元介紹少數民族的貢獻，將中國統治雲南、

貴州乃至越南中北部視為既成事實，對於印度、柬埔寨等地則不多談，參陳橋驛：〈《水

經注》記載的熱帶地理〉、〈《水經注》記載的兵要地理〉、〈《水經注》記載的域外地理〉，

《《水經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38-148、177-194。 
22 不著撰人：《尚書‧禹貢》，《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開明書店，1991 年），頁 5。 
23 陳識仁：《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頁 133-136。 
24 同上註，頁 137-141。 



11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出地理志的特殊性。而在舉出南朝地志大量撰寫流傳以證實新環境的影響

同時，忽略的是北方地學的發展，以及《水經注》的獨特形式與價值。 
與前代的〈禹貢〉、《漢書‧地理志》、時代相近的殷野王《輿地志》對

照，《水經注》最大的特色在於酈道元解消了「貢」所寄託的從地方往中央

匯聚的概念。不論從《隋書‧經籍志》編列的地理志書名或〈《水經注》序〉

自言的傳承，可知《尚書‧禹貢》實是南北朝文人對地理志想像的緣起。

〈禹貢〉所揭示的「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的撰注背景，25顯

示出一種天下平定、由共主分派規畫的地理圖景。而各地進貢不但是臣服

的象徵，也是中央藉此瞭解地方差異的契機。到《漢書‧地理志》：「昔在

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

區」則以「濟不通」、「旁行天下」點明黃帝之所以能畫分行政區域，是因

為全國各地已經交通無阻、為黃帝一人所控制。而在春秋戰國的大亂之後，

是倚靠「秦遂并兼四海」、「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

矣」，掌握了唯一主權之後，漢代繼承、稍有損益，才有班固所記錄的〈地理

志〉。26可見〈禹貢〉和《漢書‧地理志》以州郡為架構，其前提是權力的集

中、國土的統一和作為分類者的君主所掌控的絕對主導權。到了南朝的《輿

地志》，作者顧野王依然承襲著這套由中央朝向地方、分州畫界的架構，可

見權力關係作為地志記載的核心，直到中古時期依然為撰注者所接受。27 
這一套由中央的集中權力、畫分國土、調查風俗物產的架構，在《水

經注》的序言裡就被打破。〈禹貢〉對各地貢物的紀錄一如《漢書‧地理志》、

《輿地志》對各郡縣風俗、物產的紀錄，體現了明確的主／從、中心／邊

緣、常／異的觀看視角。酈道元卻沒有與同時代的顧野王，以及之後傳承

《輿地志》的《括地志》、《元和郡縣志》選擇一樣的進路。酈道元的序言

從「水流無所不至、無所不潤」的特性寫起，28而《水經注》更以河道為架

構，讓所謂中央和中心消散在蜿蜒周折的渺茫水域之間。《水經》原為專記

 
25 不著撰人：《尚書‧禹貢》，頁 5。 
26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地理志第八

上》第 2 冊，卷 33，頁 1523。 
27 〔南朝陳〕顧野王著，顧恒一、顧德明、顧久雄輯注：《輿地志輯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1 年）。 
28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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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流向的著作，酈道元卻在序中明言將《水經注》納入〈禹貢〉以降，

以統治為目的的地志傳統。如此一來，經文蜿蜒的河道流向就不僅是對「水

域」的如實記載，而是與沿岸的地景、掌故一同構建成一處又一處的「地

方」。因此，當一條黃河，先是述及印度，再繞回西域，最終通向長安，進

入中原再奔流入海；當講述三峽一帶長江之後，又順流談及流經雲貴、中

南半島的溫水、葉榆河，之後又繞回滋養湖南一地的資水、湘水時，讀者

除了能看見依循經文架構後的地方論述如何解消主與從、中心與邊緣的區

別，更看見酈道元跳脫經文框架以外的創發。比方說，酈道元花費大量篇

幅記載《水經》書寫範圍之外的印度；比方說，他注解洮水流入黃河的經

文時，還補上了洮水的源頭、流向和沿岸風光。此時再讀〈《水經注》序〉

裡「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對河水

能打破界限的描寫，29就不僅是召喚撰注《水經》的合理性，更是對於變革

地志體式的解說。序文接著延伸到歷來地理書寫的不足：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

《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

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

導者矣。30 

這一段對於前代地理志的臧否並未按照時間線排序，否則作於東漢的《漢

書‧地理志》不應該排在《尚書‧禹貢》、《禹本紀》、《周禮‧職方》之前。

同時，這樣的排序也打破了經書、聖人之言在最前的慣例，因此，記載奇

聞怪談的《山海經》（《大禹記》）和史家所撰的《漢書》放在段首，《尚書》

和《周禮》兩本經典卻置於其後，中間還夾著《禹本紀》。由酈道元的點評

可以看出，這些地理著作的分類和排序依照的是它們各自的形式。因此，

總載各地的《山海經》和漢《志》在最前面，它們的缺點在於各地都寫到

 
29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頁 1。 
30 David Jonathan Felt 以「注山海」的描述、「《大禹經》」的異文、《山海經》的形式、《水

經注》對《山海經》的引用次數，以及歷代目錄將《山海經》列入地理書中等面向，論

證此處《大禹記》指的是《山海經》，參 David Jonathan Felt, Patterns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115。而卷 39〈廬江水〉注中也有「按《山海經》

創志〈大禹〉，記錄遠矣」的句子，可作為酈道元以《大禹經（記）》稱《山海經》的旁

證，參〔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頁 1；下冊，卷 39，
頁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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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內容卻不詳備，以及簡明記載各州風物，卻僅限於漢代疆域。以「貢」

為核心概念的〈禹貢〉、《禹本紀》和〈職方〉為一類，缺點在於太過簡略。

描繪城市的京都賦也是一類，這類作品因為描寫範圍僅限數座城池，不能

充分表達地理志的意旨。《水經》又是一種地志形式，雖然大致寫到每一條

河流，卻沒有注意到河岸景物和河道之間的聚和分。由酈道元對地理書寫

的分類，可以看出他已經建構出了地理學的系譜，打散經典、史書、辭賦、

地理志各個領域，依照地理志的體裁差異重新編列。甚至為地理書寫歸納

出既周且備、又簡、還能宣意又旁通的撰著標準。 
接下來他對焦了兩種地理書寫的使用者：「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

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建照，縱彷彿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31

依照既有文獻尋訪遺跡的人，得到許多轉述、轉寫的疆土畫分之說；親身

遊歷的人，則很少能以實地驗證既有的舊說。這樣缺失讓他感到惶惑不安，

也促使了他寫一本自己的地理志。以這段文字和〈禹貢〉、漢《志》相比，

會發現酈道元對話的對象改變了。他不再歌頌帝王分疆裂地的功績，轉而

朝向「尋圖訪蹟」和「涉土遊方」的人，朝向一群和酈道元自己一樣閱讀、

使用甚至撰寫地理志的人。與上一段重新編排過的地理著作合併觀看，酈

道元從既有的書籍分類畫分出一類屬於地理書寫的門類，不再設限於僅供

帝王、中央的統治參考，轉而面向更廣泛的讀者群進行對話。 
由此可見，當酈道元解消了地理志「貢」的架構，更大的意義在於將

地理志的預設讀者從執政者轉向所有使用地志、書寫地志的人。「任土作

貢」、風俗民情的記載原先是為了中央執政所需，具有明確的實用價值。然

而當地理著作成為一種專門的書寫類別，有一群不為中央與帝王、不為統

治和實用而書寫的作者之後，地理書寫該容納的是什麼，因而有了重新思

考的空間。當地理志從術數、兵事、史書中被拆解出來，當酈道元吸納了

南朝風土記、山水詩文、遊記裡那些接觸新環境時產生的驚訝、喜悅和感

嘆，地理志的內涵因而變得更加純粹，同時也更加豐富。考諸《水經注》，

酈道元的地理書寫不僅是地景與風土的紀錄，更注意人與自然互動下產生

的喜悅、悲痛和追憶，以此誘發閱讀時的同情共感與愉悅經驗。在前人已

經注意到《水經注》在自然地理上的成果之後，需要指出的是人類的事蹟、

情感與互動也作用在山水自然之間―正是《水經注》裡對人類行止的記

 
31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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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豐富了每一處地景的意義。比起鑑往知來、因地制宜的實際需求，《水經

注》更凸顯了人群之間的愛與恨、合與分如何讓單一景點跳脫出來，展現

被書寫、被記憶的價值。人類在自然之中的生存遺跡在酈道元筆下以歷史

掌故、奇聞軼事等形式出現，讓地理書寫而非歷史事件在地志裡占據主導

地位，翻轉了地理與歷史在地志史上的主從關係。同時，酈道元也通過對

人們舉措的刻畫和渲染引發讀者情感的共鳴，讓地理志不僅僅是數據、物

產、史實，更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不斷互動間所形成的動態記錄。這種嶄

新的設想和書寫方式具體而微地展現在《水經注》最後 1 卷，〈漸江水注〉

裡提到定陽溪的景色： 

其水分納眾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

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溜湍波，

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32 

酈道元從河岸的景色寫起，以悉生對雜以、以芳枳、木連對霜菊、金橙，

短短兩句，有姿態、有香氣、有顏色。讀者的視線隨著文字從岸生植物移

到沙石和水波，字裡行間有白沙如雪的畫面，也有水流拍打石頭的聲音。

這段描述以「山水之趣，尤深人情」將前述的景色歸結到山水給人的趣味，

以及景物與人情之間的呼應和迴響。作者想要藉由對山水的描摹刻畫帶給

讀者賞心悅目之效，也注意到情感在地景書寫與閱讀時的作用。由《水經

注》解消作「貢」的新方法和面向地志書寫者等新讀者兩個角度，重新審

視《水經注》的異事書寫和引述文獻，或許就有了追新好奇和注疏範式以

外的解讀空間。 

三、情感與異事：人與地景的互動與衍義 

異事書寫在《水經注》裡出現並不奇怪。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
1959-）在研究異事書寫（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時分梳唐前異事

書寫有兩類從戰國到漢代發展而來的淵源，一是以地理為中心，描述生長

於特定地點的奇異神人、動植物；二是以人物為中心，記錄神話人物、智

者、統治者、巫師、奇技者的事蹟。33雖然地理書寫和異事紀聞的關聯如此

 
32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 40，頁 3293。 
33 Robert Ford Campany, 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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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流長，康儒博卻特別將《高士傳》、《水經注》等作品列為異事書寫的

邊緣文本（marginal text），因為它們雖然記載大量的奇事，卻極力排除對

精神世界的刻畫和渲染，有意識地以記載地理事實為書寫目標，區分自己

的作品和志怪的差異。34通過對作者意圖的分疏，康儒博研究的範疇雖然涵

蓋了諸如《臨海異物志》之類近似於地志的著作，卻明確地將《水經注》

畫分在異事書寫乃至於志怪小說之外。當《水經注》的異事書寫不被視為

好奇、志怪，它的解讀角度或許與南北朝風土記、方志的撰寫特色有關。

一地的奇風異俗、傳聞掌故，從南北朝開始就成為方志、風土記中的重要

材料。例如：吳徐整（220-265）《豫章舊志》稱漢武帝（西元前 140-西元前

87 在位）南巡親眼見到於廬山飛升的廬俗（?-?），因而封廬俗為「大明公」，

享祭祀；袁山松（?-401）《宜都記》稱卿下村有神龍，人民求雨則以菵草

投淵，龍怒則應時天雨；《華陽國志‧蜀志》則記錄了杜宇（?-?）禪位於

宰相開明（?-?）後化為杜鵑、蜀地有五丁力士能移山等奇事。35六朝地志

擴充了「風俗」的定義，容納進了常理不可解的異事，這樣的好尚曾為唐

人所駁斥，例如：劉知幾（661-721）《史通‧采撰》稱郡國之記、譜牒之

書有「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之弊、36〈雜述〉稱這

種作為是因為「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導致「競美所居，談過其

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37顏師古更

稱南方地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互會，頗失其真」。38胡寶國據此

類評價論證，唐人對北方兩部地理鉅作闞駰（?-?）《十三州志》和酈道元

 
34 Robert Ford Campany, 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31. 
35 《豫章舊志》已亡佚，散於注疏類書中，廬俗故事於《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和《水經注》

可見，參〔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規

箴第十》（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572-573；《宜都山川記》已亡佚，龍怒則雨故

事見於《太平御覽》和《水經注》，參〔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淵》

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70，頁 330；《水經注》內容各參〔北魏〕酈道

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 39，頁 3258-3260、卷 37，頁 3060；
杜宇、五丁力士故事參〔東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22、727。 
36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頁 108-109。 
37 同上註，頁 256 
38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地理志上》

第 2 冊，卷 28，頁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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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注》的評價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為前者著重考據實證，後者則多引

南方地志。39因此，唐人對《水經注》頗多批判。從風土記收載奇聞的特色，

到唐人的評價，再到當代學者的歸納，可以看出當人群流動與新環境碰撞

後，地志、風土記裡便有了新的內容。熟稔於南朝地志，也引用過《豫章

舊志》、《宜都記》和《華陽國志》的酈道元因此吸收了這類型的文獻材料，

將各地傳聞異事寫進每一處河流流經的地景。 
當異事成為《水經注》撰著風土時的材料，實用性顯然就不再是這本

書介紹一個地方時的唯一考量。所以讀者會發現〈禹貢〉傳承下來的物產、

交通、運輸不再是酈道元書寫的重點。比如，論及古夜郎國、漢代的牂柯

郡時，司馬遷的〈西南夷列傳〉重點在於漢代如何與夜郎國產生聯繫，如

何從認識、交通到征服。因此「枸醬」成為這段歷史的關鍵：漢將唐蒙（?-?）
在南越吃到了大漢首都長安都未曾見過的「枸醬」時，他感到驚訝，進而

好奇，於是追問，然後從這個原先不通來往的、產「枸醬」的夜郎，發覺

了一條可以攻下南越的河道。40然而在《水經‧溫水注》裡「枸醬」被隱而

不談，唐蒙開牂柯一事重點成了竹王傳說： 

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

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

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

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

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

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

其神也。41 

豚水是夜郎的稱呼，在漢文化裡這條河叫作鬱水。竹王傳說的前半是一個

典型的降生神話：一個奇異得孕的婦人產下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孩子。竹王

長大後，不但雄踞豚水流域，還能行神蹟：承裝他的竹筒隨手一扔就能成

林、口渴了拿劍敲擊石頭就能湧出奔流。故事在唐蒙開牂柯後急轉直下，

 
39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私撰的地志〉，《文史知識》2003 年第 1 期，頁 4-12。 
40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

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西南夷列傳》第 4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卷 116，頁 2993-2994。 
41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 36，頁 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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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王作為地方勢力自然不見容於漢將，唐蒙斬下竹王的首級，卻也導致牂

柯一帶少數民族的怨恨痛惜。為了平息民怨，漢廷為竹王立祠，其子封侯、

死後還能配享。《漢書》視角下的夜郎是應貢而未貢的「枸醬」產地，也是

臣服後可以讓漢土漫向南越的通道。《水經注》關注的卻是唐蒙「開」牂柯

之前竹王的神蹟，以及他與他的臣民共同建構的信仰體系，以至於竹王死

後還能以「非血氣所生」為由請求立祠。唐蒙開牂柯漫向之舉，不再只是

漢帝國擴張的功業，與之相對的是竹王遭到斬首的血腥、神話的幻滅，以

及夷獠咸怨、求為立祠的情緒和反應。 
同樣的對比也發生樓蘭的記載裡。當樓蘭在《漢書‧西域傳》裡出現

時，已經是鄯善國了。班固記載了鄯善國與長安的距離、面積、戶口數、

官僚體系，接著講述武帝要通大宛國因此必須拿下擋道的樓蘭的故事。當

樓蘭被漢朝攻下，接下來便是一段在漢朝與匈奴之間兩面求存的艱辛。最

後以漢廷派官治伊循城以為鄯善國王後盾為結局。42而在《水經注》裡，酈

道元關注的是注濱河流經的伊循城，城池為何設立、河流如何作用成為敘

事的核心： 

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

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

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

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

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

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

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勱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

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

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回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

積粟百萬，威服外國。43 

 
42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西域傳》第

5 冊，卷 96，頁 3875-3879。 
43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2，頁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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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及伊循城，是依著流入黃河的于闐河、南河，以及與南河交會的且末河、

與且末河通的注濱河一路順流寫來。「樓蘭王不恭于漢」一直到「遂置田以

鎮撫之」是出自《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下文索勱（?-?）屯田卻才是酈

道元著力發揮處。《漢書》沒有寫明漢廷如何在西域屯田積粟，索勱的故事

卻補足了這道空白。索勱為刺史毛奕（?-?）要求，帶了酒泉、敦煌一帶的

軍隊，再號令三個西域國家鄯善、焉耆、龜茲也派兵來注，作出了「橫斷

注濱河」這樣與大自然爭勝、與河流爭地的壯舉。酈道元詳細描述河斷當

日的壯闊和激烈：水勢激烈幾乎要沖斷堤防，索勱厲聲喝斥，援引了王尊

（?-?）、王霸（?-59）和耿恭（?-?）故事，再親自進行禱祀。44注濱河卻沒

有屈服，於是索勱便排列兵陣、鼓譟、朝河流叫陣，向水流刺擊、射箭，

將河流當作有形的敵人後，注濱河終於在三天後依著人類的意志改變了流

向。胡人因而敬服，漢人也順利地在伊循城屯田三年，收穫了大量的糧食，

也以自然都不可逆的力量威服了西域各國。伊循城不但是樓蘭故城，更是

樓蘭國王向漢帝國臣服的標記。當注濱河水流被截斷，河水洶湧奔騰幾乎

潰堤之際，索勱號召的是漢文化裡傳承下來的愛民與忠君應當要使水神服

從。當水神不服，繼之而起的策略就是以軍力壓制。對著河水排兵布陣、

鼓譟、拿武器戳刺、射箭，「大戰三日」的描寫看起來雖然荒謬，事實上卻

達到了水流回減的勝果。不但胡人稱神、讀者也不禁嘖嘖稱奇。然而回想

前文「樓蘭王不恭於漢，霍光遣人殺之」的描述，漢帝國治理河川的手段

和管理轄下屬國何嘗不是如出一轍。當德澤的號召無用，接下來憑恃的就

是武力。索勱治河，徵召的是鄯善、焉耆、龜茲三國的數千士兵；霍光（?-
西元前 68）治人，立的是樓蘭新王，如臂使指地命他管理樓蘭國民。樓蘭

國獻上位於西域的伊循城，索勱設堤斷流，銳意經營的則是與地景不合的

 
44 王尊是西漢成帝（西元前 33-西元前 7 在位）時的東郡太守，任內遇上瓠子決口，他為了

阻止水患，導請以身填堤，水果然齊足而止；王霸則在伴隨光武帝劉秀（25-57 在位）征

戰時，為免動搖軍心，假稱滹沱河已然堅冰可渡，河流果然應聲合攏讓劉秀順利逃走；

耿恭是東漢明帝（57-75 在位）時駐守金蒲城的戊己校尉，和匈奴在疏勒城大戰時，由於

匈奴人斷了通往疏勒城的河道，他便以「漢德神明，豈有窮哉」祝禱後向井再拜，果然

泉湧，參〔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趙

尹韓張兩王傳》第 4 冊，卷 76，頁 3237-3238；〔南朝宋〕范曄：〈銚期王霸祭遵列傳〉、

〈耿弇列傳‧國弟子恭〉，收於〔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西晉〕司馬彪補志，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 3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20，
頁 735；卷 19，頁 7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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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事宜，更達到了「積粟百萬」的成果。「威服外國」的結論因而顯得意

味深長，索勱與注濱河大戰三日的神蹟顯示的是漢朝的兵力連自然的力量

也能征服，何況西域各國，當然也只能俯首。 
索勱屯田之事只存於《水經注》中，索勱和毛奕更於正史無聞。因此

何焯（1661-1722）、全祖望（1705-1755）都認為是「無可考」、「以為誣」，

楊守敬（1839-1915）則猜測或許事出於華嶠（?-293）、謝沉（?-?）等人今

已亡佚的後漢史書。45當代學者試圖從敦煌、樓蘭當地出土的文書考察這段

歷史，在重建史實的過程中他們同樣注意到索勱屯田事「奮激昂揚、克服

困難的剛毅精神」是這段故事得以流傳的關鍵，以及由王尊、王霸、耿恭

再到索勱呈現的一種以人文與水文對話、較勁、最終扭轉自然的信念。46藉

由兩處《漢書》和《水經注》的對比，會發現《水經注》記載異事固然肇

因於南朝地志以逸聞為風俗的新視角，但酈道元的取材與描述目的不在於

獵奇，因為比起事件本身，他更著力凸顯事件所渲染的或是臣民「咸怨」，

或是與自然爭勝、「威服」外國的情感。關注《水經注》志怪書寫的學者多

將志怪從文本語境中單獨抽出、另行彙整，47不過，如果將《水經注》所記

載的異事放回行文的語境和脈絡，會發現雖然《水經注》記錄了許多異事、

記遊和域外的印度宗教傳說，但酈道元援引這些材料的「新奇」不是為文

的重點，而是化俗為雅、化特殊經驗為普世共情的刻意安排。異事、異物

之「異」，反而成為烘托所描述地點的重要元素，並成為遺跡的文獻徵驗。

因此，引自《徐州地理志》的徐偃王（?-?）降生神話，酈道元強調的是徐

王敗於楚後「百姓隨者萬數」、「山上立廟，民人請禱」的德行。48焦泉流經

天門山上一處無名的石泉，「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因此山居者常以此為飲，

要凸顯的是這「四面嶮絕，無由昇陟」的高山上民生不便，只有有志求道

者才能居於此處，忍受「給養難周」的處境。49因而這神祕的生生之泉就恍

如大自然給予求道者的一份餽贈。不論於史有據或無名石泉，《水經注》裡

著重的都是異事所反映的人情，存著一份天人相應的溫厚良善。 

 
45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 2，頁 98。 
46 參李寶通：〈敦煌索勱樓蘭屯田時限探賾〉，《敦煌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74；王子今：

〈說索勱樓蘭屯田射水事〉，《甘肅社會科學》2013 年第 6 期，頁 76。 
47 參任松如編：《《水經註》異聞錄》；鄭德坤：《《水經注》故事鈔》。 
48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8，頁 786-788。 
49 同上註，卷 9，頁 80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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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異事動人情的書寫角度、將異事與河流走向綰合的技巧，在黃

河首尾兩則母乳故事可見端緒。如〈河水注〉卷 1 記載印度一處名為「放

弓仗」的高塔、卷 5 則述及了廩延故城。兩處地景都有一位母親，因著與

兒子的親情而突然噴出洶湧的乳汁。「放弓仗」故事原為賢劫千佛少時的經

驗，《水經注》則將故事分為一胎千胞的肉球被拋於水中，為下游國王拾去；

千小兒成人後即將攻打生父之國，生母自請招降；最後一部分則是生母以

乳汁與親兒相認。50每一段都有一件「奇異之事」，但故事並不聚焦於「新

奇」，而在於張弛有度的情節安排，以及能與讀者共鳴的情緒轉換。從肉胎

被棄到對峙沙場，讀者不免為此悲劇懸心。到了最後「賊知是母，即放弓

仗」的關鍵時刻，51敘事者反而舉重若輕，不直述母子相認的心情，而以兩

軍交戰時毫不猶豫地放下武器，說明此刻母子雙方的交兵之險、命運之苦、

相認之喜。而以猛地噴灑的乳汁作為相認憑藉的安排，也順利解開了這看

似無解的險局。異事因而成了打破常規、衝破困局，並讓主角得以避開命

運的戲弄、成就美好結局的關鍵。 
前人往往將《水經注》恆河流域的段落視之為贅詞。楊慎（1488-1559）

曾感嘆「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矣」，王世懋（1536-1588）批

評「流濕之外，贅行紀異」，黃宗羲（1610-1695）譏為「援引釋氏無稽，

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52顯然都對於酈道元關注他方異土深感不以

為然。雖然天竺遠在疆域之外，但人與人之間顯然有得以同情共感之端。

同樣是〈河水注〉裡，藉由另一位母親的乳汁，天竺與中土便能以人情作

為感通和映照的契機。卷 5「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北來注之」條下，

記載：「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

脩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踊，告家人曰：『我年老，

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53故事

 
50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1，頁 27-29。 
51 同上註，頁 29。 
52 〔明〕楊慎：《升庵文集‧《水經》序》，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文瀾閣欽定四庫

全書》集部第 1307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年），頁 17-18；〔明〕王世懋：《王奉

常集‧重刻《水經》序》，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集部第 133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頁 293；〔明〕黃宗羲：《今水經‧今水

經序》（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頁 2。 
53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5，頁 407、413。

此事應引自《宋書‧朱脩之傳》：「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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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開頭的「留」朱脩之（?-464）守城和最末的「脩之絕援」將朱脩之置

於孤絕的處境，在此情境下只有深愛他的母親不受空間阻隔，依舊能與他

產生連結。奇異的乳汁是母子間相互感通的象徵和記號，標舉的是母與子

之間因哺乳而密切相連的情感關係。而母親的「悲憂」、乳汁的「驚」出、

母親號踊等強烈的情緒表現，以及執節「不下」、今「忽」如此與「果」以

其日陷沒一再增強的短促時間感，都讓簡短的異事布滿張力和轉折。本不

應該湧出卻噴薄而出的乳汁，召喚的是母親與兒子之間的連結，也象徵著

母親對兒子不因身分和年齡改變的深情。母親的乳汁在這兩段故事裡，可

以衝破人為的欺騙和阻絕，也能跨越家中和戰場的距離。放弓仗塔與廩延

故城，一北一南的兩地，佇立在黃河的一首一尾兩端，因著兩對母子之間

的情誼而有了雋永傳說。 
不論是竹王神話、索勱斷河或乳汁認母、知兒必沒，單獨抽出這些故

事來看，確實都是令人嘖嘖稱奇的異事。然而，如果將這些故事放回酈道

元注疏的語境，這些異事成為人與人之間產生衝突、對抗、拉鋸乃至和解

的過程裡，使之更為鮮明生動的關鍵，也使得每一處異事的發生地都有了

反覆咀嚼吟詠的滋味。當恒水潺潺東流，流經毗舍利城時，他要讀者看見

一座名為放弓仗的塔，是千小兒終於與生母相逢，能飲一口母愛生成的乳

汁，因而放下兵刃不再征伐的地方。當黃河流經滑臺城之南一座早已棄置

的舊城，酈道元卻要讀者駐足靜聽朱脩之與其母，城池不能擋的共鳴，使

得這座無名舊城在文獻中閃閃發光。這些常理難以解釋的神蹟奇遇，成就

河水流經的每一處的意義，因為有人群、有故事，河流的流動、蜿蜒和交

錯不只是自然規律的運作，而是人們生長、存活、廝殺、感應的生存印記，

在酈道元依照河道蜿蜒重新鋪排的軼聞掌故裡，地理志不再是正史的附

庸，因為每一處景觀都經由自然、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互動與變遷產

生意義。人與人之間洶湧的情感使得異事不再是脫離日常的奇聞述異，而

是證成地景值得被銘記的價值所在。 

 
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

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

此日陷沒。」《水經注》的引文裁去脩之被圍的慘況和之後脩之在北地安居，又光榮返國

的後情，只聚焦在朱母痛子之慘、母乳驚出之奇，與千小兒認母事正可前後相應，參〔南

朝梁〕沈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列傳三十六‧朱脩之》第 3 冊（臺北：

鼎文書局，1960 年），卷 76，頁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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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剪裁與挑選：引述文獻與預設讀者的對話 

由前述異事書寫的例子可知，《水經注》收錄的各地奇聞雖然受到南方

地志的影響，但酈道元卻從中為異事書寫煥發新意：奇異的事件加劇人與

人之間的情感張力，以人物在自然之間的活動展現地景的魅力。而從《水

經注》對《史記》、《漢書》、《宋書》和佛教故事的吸收、援引、裁切與轉

化，會發現酈道元引述前代文獻時仍有書寫者的判斷和取捨。不論是作為

地理志的內涵抑或作為注疏的形式，既有文獻都是《水經注》引介各地風

土時的重要材料，因此引述文獻向來是《水經注》研究的一大主題。前人

已經注意到酈道元的旁徵博引，不但服膺於地志和注疏的傳統、豐富了《水

經》的內涵，也具有中古地志保存之功。然而，正如南方地志的異事書寫

在《水經注》生長出了新意義，書裡的引述文獻也不是僅是於古有據的依

託和佐證。酈道元筆下的夜郎、樓蘭、放弓杖、廩延故城透過行文時細膩

的鋪陳描繪，展露了情感的張力和人與自然的相應。而爬梳《水經注》所

引述的文獻，會發現史實帶來的共鳴和迴響不僅仰賴作者的筆力，也依託

於作者與讀者之間共通的知識、記憶，以及對史實的詮釋角度。 
正如〈《水經注》序〉裡新勾勒的地理學範疇、號召地志使用者與書寫

者，地理志的內涵在掙脫了統治、實用為唯一目的後，有了更豐富的可能。

酈道元以地景為主軸、史實為佐證的寫作策略，對焦的是一批關心地理書

寫、具有一定知識水準的讀者。因此，他可以依照河水的流向，鋪陳景點

及相關歷史事件的出場順序，確信讀者可以在「在此地」、「在此處」的提

示用字裡與他同感歷史的浩瀚、人物的興衰，對著紙上述及景點撫今追昔。

例如：易水餞別、季札墓、劉邦任亭長的泗水亭、劉備三顧的孔明舊宅都

是一句「即此處」帶過。54不僅於歷史大事件如此，於小事也如此。當連水

流經當城故城時，以一句「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即此

處也」就說盡了當城的意義。55周勃（?-西元前 169）和陳豨（?-西元前 196）
不過都在《水經注》中出現兩次，沒有講述生平，也沒有平定代國、斬陳

 
54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11，頁 1041-1042；

中冊，卷 29，頁 2059；中冊，卷 25，頁 2142；下冊，卷 28，頁 2366。 
55 同上註，中冊，卷 13，頁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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豨的原因和描寫。56顯然在酈道元的設想下，這些史事都屬於讀者的先驗知

識，無須仰賴一本地志加以說明。酈道元預設的讀者除了熟知歷史，還是

一批關注地理文獻的人。因此「即此處」的描述常常高度仰賴對地理文獻

的認識，例如：〈鮑丘水注〉講述當地的溫泉，就以一句「《魏土地記》曰：

『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作結；〈穀水注〉則以臯門和金鏞城驗證潘

岳（247-300）的〈西征賦〉和《晉宮閣名》；〈陰溝水注〉以垂惠聚呼應了

袁山松的《郡國志》。57酈道元以不同體裁的地理志驗證地域不同、景觀各

異的地點，固然是以既有文獻考證所述；同時，簡要的一句「即是某書中

某地」，面向的也是一群熟稔地理著述的讀者，不必仰賴作者說解、闡釋，

便能領會此處的記載價值和文獻淵源。《水經注》不僅記載簡略，還會打散

人物生平的時間線，目的在於顛覆史實和地景的主次，讓史實為景點增色。

例如：公孫瓚（?-199）的生平被分成 8 段、分屬 6 卷，與劉虞（?-193）之

間的恩怨被分列於易水、㶟水、鮑丘水三處，寫完烏桓為劉虞報仇之事後，

才述及公孫瓚於劉虞麾下受命攻打張純（?-189）事。58對趙襄子的記載更

可以看出酈道元如何打散、化用引述文獻，仰賴對預設讀者的理解和信任，

讓歷史事件為地理景觀增添打動人心的細節。趙襄子是春秋時代晉國六卿

之一，他對權力的步步為營導致三家分晉，成就了之後的趙國。《左傳》對

於趙氏的記載相當豐富，而在《史記‧趙世家》裡也給趙襄子的生平不小

的篇幅。據《左傳》、《史記》的記載大致可以勾勒趙襄子的人生軌跡：趙

襄子（約?-西元前 443）是趙簡子（約?-西元前 476）的庶子，雖然出身卑

微，卻憑藉著才幹在一干兄弟中脫穎而出，取代了世子伯魯（?-?）。他獲

得簡子賞識的關鍵在於看出簡子的野心，不顧親姊為代國夫人而設計誘殺

了代王，為趙氏擴大了代北一帶的勢力範圍。襄子另一個重要事蹟是與智

 
56 〈渭水注〉稱成國故渠經周勃冢、〈渠沙水注〉稱陽夏縣故城為陳豨侯國，參〔北魏〕酈

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中冊，卷 19，頁 1625；卷 22，頁 1903。 
57 同上註，中冊，卷 14，頁 1233；卷 16，頁 1383、1386；卷 23，頁 1952。 
58 〈河水注〉引《後漢書》稱瓚破黃巾於般河；〈淇水注〉引《英雄記》述瓚破黃巾賊後，

敗於袁紹（154-202）將麴義（?-?）於界城橋，又稱瓚破黃巾後沿清河追敵入海斬首 3
萬；〈易水注〉引述公孫瓚害劉虞後當地的童謠；〈巨馬河注〉指瓚敗袁紹將崔巨業（?-?）
於巨馬水；〈濕餘水注〉回述卷 9 瓚敗於麴義事，稱瓚後引易荊水屯守易京；〈鮑丘水注〉

續卷 11 瓚害虞事，稱烏丸為虞復仇，破瓚於鮑丘水上，又於灅水流經的石門峽稱此處為

瓚於劉虞轄下時破張純處，參同上註，上冊，卷 5，頁 451-452；卷 9，頁 870-871；卷 11，
頁 878；中冊，卷 12，頁 1040-1115；卷 14，頁 1115、1206、1222、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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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約?-西元前 453）爭權，策反原先支持智氏的韓、魏，使智伯戰敗身死，

形成三家分晉的鼎足之勢。智伯之死還留有一個慷慨激昂的餘韻，智伯門

客豫讓（約?-西元前 453）「以國士報之」，不惜吞炭漆身也要刺殺趙襄子復

仇。59 
《水經注》在述及上述史事時，沒有按照時間線，而是依據河水流向

引導一個又一個的歷史事件登場。從第 6 卷的〈汾水注〉到第 13 卷的〈㶟

水注〉，趙襄子的人生被切成 9 段、分屬 6 卷、6 條不同的河道。酈道元第

一次提到趙襄子在〈汾水注〉「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下

提到「（汾水）水上舊有梁，青荓殞于梁下，豫讓死于津側，亦襄子解衣之

所在也」。60這條注結合了《呂氏春秋‧序意》和《史記‧刺客列傳》提到

的故事。在汾水上曾經有過汾橋，趙襄子經過這裡時馬不進，〈序意〉裡記

載襄子命青荓（?-?）前去查看，他發現了躲在橋下的豫讓。由於豫讓和青

荓是故友，青荓忠義不能兩全而自殺。〈序意〉的故事只說到青荓之死，沒

有襄子解衣、豫讓自盡。〈刺客列傳〉則沒有青荓的戲分，而是讓襄子「使

人問之」，發現了豫讓後，為了全豫讓報仇之志，趙襄子解下外衣讓豫讓以

劍擊三下，豫讓隨即伏劍自殺。61通過對兩個文獻出處的化用，汾水之上的

橋梁承載了青荓、豫讓和襄子三人之「死」，也讓綿延多年的晉國諸侯內鬥

終於有所了結。青荓的忠義兩全、豫讓的國士之報、襄子的成人之美也都

藉由汾橋而有所見證。 
汾水流過晉陽縣東之後，繼續往南流過冠爵津，進入河東郡界，首先

流過永安縣的西邊，又流過了歷唐城東。汾水在此處和彘水相會，彘水源

出於岳陽，往溪流經觀阜的北邊。在此處，為了解釋「觀阜」之名，酈道

元第二次提到了趙襄子。原來，當趙襄子與智伯對抗的過程中，趙氏侍臣

原過（?-?）得到了天使的竹書，聲稱它將會幫助趙襄子打贏智伯，條件是

趙襄子要在此處為它立祠。後來趙襄子果然遵守約定，並讓原過主持祭

祀，此處便從百邑更名為觀阜。62「原過受竹書於王澤」是這段神異故事

 
59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

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刺客列傳》第 3 冊，卷 86，頁 2521。 
60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529-531。 
61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

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刺客列傳》第 3 冊，卷 86，頁 2521。 
62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54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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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頭，63酈道元卻一筆帶過，將重點放在趙襄子齋戒三日、剖竹讀信、遵

命立祠的情節。原過受竹書的故事則列於〈澮水注〉中：「晉智伯瑤攻趙襄

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于此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

與原過曰：『為我遺無卹』。原過受之于是澤，所謂王澤也。」64原過跟隨襄

子的途中經過王澤，三個一見即知非人的神祕人士遞給他兩個竹節。竹節

的內容，就是前引〈汾水注〉裡以擊敗智伯交換立祠的約定。〈澮水注〉裡

沒提到原過送竹書之後的結果，讀者卻知道趙襄子最終贏得勝利，還瓜分

了晉國，一躍從六卿成了趙國國君。「王澤」之名因而其來有自、當之無愧。 
而在立祠與遇神之間，酈道元先插入了智伯與趙襄子之爭的最後結

局：「晉獻公滅耿，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

子都安邑，號為三晉，此其一也。」65酈道元依照經文先將汾水寫完，才寫

最終流入汾水的澮水，因此他在汾水流經了皮氏縣南邊，接著流經耿鄉城

北時，將時間線拉回趙襄子三家分晉的立基：此處是獻公（西元前 677-西
元前 651 在位）滅耿國後封給襄子祖先趙夙（?-?）的封地。酈道元寫完汾

水流入黃河後，依經文，另起澮水從河東的東高山發源一段，又先插敘趙、

智相爭導致水患之事：流入澮水的絳水曾經被智伯率領韓、魏引水灌晉陽，

讓趙襄子蒙受重大的損失。接著才在澮水最終於王澤處注入汾水時，寫到

原過的神奇經歷。到了王澤此處，酈道元總算解釋了趙襄子受竹書居然是

在智伯水淹晉陽、襄子奔保這樣狼狽而絕望的時刻。66 
酈道元第六次提到智、趙爭鋒，已經由北往南依次寫完了涑水、文水、

原公水這 3 條最終入汾的河流，接下來提到同樣入汾水的洞過水之時。洞

過水流經了渝次縣南向西還未流到晉陽縣，水邊有鑿臺，正是水淹晉陽後

韓、魏反叛智氏，和襄子聯手殺了智伯瑤「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67在

明示智伯之死後，下一條晉水流經晉陽縣時他又在「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

山」下再一次注了智伯水淹晉陽之舉，並在《水經》下一句「東過其縣南，

又東入于汾水」注解了智伯水淹晉陽所壅塞使水上溯的水道就在此處。68到

 
63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546。 
64 同上註，頁 573。 
65 同上註，頁 562。 
66 同上註，頁 565、568、573。 
67 同上註，頁 604。 
68 同上註，頁 60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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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酈道元書寫當下，智氏故瀆已成為沼水北脈，反而有助於晉陽城灌溉之

用。69由此可見世事無常。《水經注》最後一次提到趙襄子，則是卷 13〈㶟

水注〉提及雞鳴山時引述趙襄子騙殺代王導致其姐代趙夫人自殺之事。趙

襄子騙殺代王是他生涯早年的亮眼戰績，他正是憑藉此役受到父親簡子的

賞識。在酈道元筆下，卻因為代趙夫人之死發生在代、趙邊界的雞鳴山而

被置於流經代北一地的〈㶟水注〉中，而非與其他襄子事蹟一般於廣義的

汾水流域書寫。70 
由上述 9 段故事可以看出，趙襄子的生平被酈道元割裂、置放在不同

的地點。時序被打散，情節和因果未必清晰，在什麼時候說哪些故事一概

取決於地理景點。於是，趙襄子晚期解衣與豫讓的故事在最前，與智伯的

爭鬥在中，中間又插入三家分晉的結局，水灌晉陽一事更是依據遺跡位置

的不同分了 3 次書寫，最後才述及早年騙殺代王之事。由《左傳》和《史

記》引述而來的趙襄子事蹟依酈道元述及的不同景點被剪裁、割裂、拆分，

並未集中筆力刻畫趙襄子奮勇爭鬥的生命歷程。相反的，他藉由春秋時期

趙氏內部、乃至晉國內部的廝殺、角力、爭鋒烘托出《水經注》所聚焦的

地景。原來值得銘記的景點不一定是南方遊記裡的崇山奇石、不一定是都

城賦裡的苑囿樓宇，一處橋樑、一片原野、一段壅塞的水道，因著趙襄子

的爭雄傳奇而有了歷史的厚度和力量。趙襄子的生命歷程不止被割裂，也

與同一景地的其他史事、景觀結合，渲染出戰爭酷烈、滄海變換的無常。

依託著讀者對古代典籍、對趙襄子的生平經歷的熟習於心，酈道元在引述

文獻時因而能夠看似破碎、實則精準地化用史籍。 
史實和地景究竟該怎麼安放在地志中，是許多地志作者都會面臨到的

問題。如：常璩《華陽國志》就選擇先寫地方史、再寫地景風俗。71這也顯

示出《水經注》割裂史實的作法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酈道元依循著《水

經》的結構、也按照河流真實的流向一一說解沿岸的地景，即使是大篇幅

地引述前代文獻，也有以「水流」貫徹、以地景為核心的安排。既有的史

 
69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上冊，卷 6，頁 609-610。 
70 「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

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于山側，因名之為磨笄之山，未詳

孰是？」同上註，中冊，卷 13，頁 1182。 
71 第二節曾經討論過地方史和地方志的拉鋸關係，《華陽國志》和《水經注》選擇了兩種不

同的作法，參倉修良：《方志學通論（增訂本）》，頁 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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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他的裁切、鈔變之下，有了不同的偏重。例如：卷 19〈渭水注〉引述

了《史記‧五宗世家》和《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載臨江王劉榮（?-西元

前 148）故事。72當渭水流經霸上，「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注之」

下酈道元有注，73稱霸水從藍田谷湧出，往北流經藍田川時，川旁有漢代臨

江王劉榮之冢。酈道元將《史記》、《漢書》故事鈔變如下： 

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軸

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

少，恐而自殺，葬于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衿之。74 

由《史記》、《漢書》到《水經注》，劉榮故事從人物生平轉換為漢臨江王榮

冢此一地理景觀的註腳。《水經注》裁掉了劉榮本為太子、廢為臨江王的政

治意義，添上「川有漢臨江王榮冢」和「葬于是川」的地方感，甚至特意

將劉榮「葬藍田」改寫為「葬於于川（藍田川）」。讓河流成為主角、藍田

川成為劉榮故事被誘發、被號召、被講述的主因。《史記》、《漢書》點明

了劉榮被景帝（西元前 157-西元前 141 在位）徵召入京的原因是「坐侵廟

儒垣為宮」，75《水經注》則以一個「罪」字帶過。史書運用了「既上車」、

「軸折車廢」的時間感和細節，以及父老「流涕竊言」的驚惶不安，76渲染

異象的玄妙奇異；《水經注》則簡單歸結為「車軸折」、「父老泣曰」，隨即

將場景帶往劉榮進京受到訊問的情節。原文裡的「責訓」，到了酈道元筆下

成了「急切責王」，臨江王罪行的淡化和中尉問責情緒的強化，此消彼長之

 
72 《史記》、《漢書》的記載大致相同：「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

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

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參〔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宗世

家》第 3 冊，卷 59，頁 2094；〔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

漢書并附編二種‧景十三王傳》第 3 冊，卷 53，頁 2412。 
73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中冊，卷 19，頁 1602。 
74 同上註，頁 1606。 
75 參〔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

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宗世家》第 3 冊，卷 59，頁 2094；〔東漢〕班

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景十三王傳》第 3 冊，

卷 53，頁 2412。 
76 同上註。 



酈道元《水經注》異事書寫與引述文獻的新詮釋 131 

 

下，劉榮的無辜和委屈被凸顯出來。酈道元將班、馬簡要的「王恐」，77增

添了「王年少」的細節，強調劉榮的年輕和恐懼：他的自殺並非畏罪，而

是無辜受罰、官吏峻急問罪乃至年少不知事的結果。於是，飛燕銜土、百

姓矜之從《史記》、《漢書》裡與「既上車，軸折車廢」的凶兆、「父老流涕

竊言」的預言並列的異事，轉而成為對劉榮無辜受罪、因年少而驚恐自盡

的撫慰和憐惜。比較史書和地志之間書寫重心的轉換，可以看出酈道元在

引述史料時仍有自主的偏重和調整。 
《水經注》的所引文獻不只有細微處的增刪和調整，也顯示出有意識

的節略。例如：在卷 40〈漸江水注〉提及嶀嵊一帶的勝景時，酈道元引用

謝靈運（385-433）的〈山居賦〉： 

北則嶀山與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

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

事備謝康樂〈山居記〉。78 

酈道元對此地美景的描寫符合全書一貫以四字句寫景的文字風格，並以王

元琳（349-400）的論述、謝康樂的書寫印證。對於嶀嵊美景的敘述雖然簡

略，卻不失美感，在指路〈山居賦〉之餘也能顯示酈道元自己的文字功底。

鄭毓瑜認為，謝靈運〈山居賦〉顯示出他所開啟的一種以連類譬喻指稱、

描述山水的書寫方式，也體現了魏晉到南朝地志之間一種新的介入山水的

模式。不同於魏晉地志裡多以抽象性、需要倚靠讀者想像的疊詞來描述眼

前風光，謝靈運〈山居賦〉運用了許多動詞，如：登、臨、經、見、拔取、

摘除、砍伐等，讓人物進入山水景物之間，以身體的動作具體展現人對自

然的施作和影響，地方和物類之間的關係是經由人類的身體行動來完成

的。79而在酈道元的引述和剪裁裡，他沒有全然援引謝靈運的新技法，而是

更致力於醞釀出一種「神明境」的氛圍。景物的動感透過「懷」、「引」、

 
77 參〔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

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宗世家》第 3 冊，卷 59，頁 2094；〔東漢〕班

固著，〔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景十三王傳》第 3 冊，

卷 53，頁 2412。 
78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下冊，卷 40，頁 3330。 
79 鄭毓瑜：〈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

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

頁 34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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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風」、「觸」、「延」等動詞在煙霧溪峰之間靈活的躍動，呈現山峰

相連的綿延、往返、勾連。而煙霧繚繞的景色如「澗」、「煙」、「霧」、「馨」

不但是對氤氳山景的如實描繪，其柔軟濕潤的質地也幫助懷、引、吹、風、

觸、延等延伸展開的動作成為可能。山峰相連、山澗煙霧繚繞的景象是他

述及嶀山和嵊山必須保留、強化的重點，為王元琳的「神明境」之說做了

具象的描摹，也是他為讀者設想最需要獲知的訊息。同時還能作為指示的

路標：那些「除榛伐竹，抽笋自篁」的身體動態與人為施作都留在〈山居

賦〉的原文裡，80提供給有興趣進行深入閱讀的讀者。 
田曉菲論及中古行旅記遊時指出，「紀錄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留守

在家的聽眾」，81遊記的作者往往是為「沒有去的人」所寫的，因此每一筆

鉅細靡遺的勾勒、每一次與歷史掌故或家鄉風土的比附，都是作者試圖拉

近讀者與異地距離、解消陌異感的嘗試。由這個角度省視《水經注》裡眾

多的引述文獻，就不僅是基於地理文獻的積累或依經作注的慣習，而是一

次又一次藉由讀者所熟知的文獻、史實、典故、名篇說解那些讀者未能親

見的景點。而這些史料也同時為一處原可能景色平常的地點賦予了價值和

意義。而在引述前代文獻時，酈道元通過框限了一群關注地理志發展、享

有共通文化傳統的讀者，因而得到了自由揮灑的創作空間。或是點出書目，

將更多的闡述留為延伸閱讀；或是隨著河道蜿蜒將文獻剪裁、挪移、鈔變，

流傳多年的史實逸聞或文人碰撞新環境的新奇體驗因而都成為酈道元手上

靈活運用的素材，賦予景點或是觸動人心、或是發思古幽情的意義。 

五、結論 

明代性靈派大家譚元春（1568-1637）曾為文感嘆：愛好《水經注》的

前輩只把它當作「考核醜記」之用，「筆如槁木」、毫無靈氣。在他看來，

讀《水經注》真實的感受是「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水，舟馬相澹，若森森

礚礚，麗我瞻矚。又若塔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真僧迢迢待我，

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82書中的景物、人事、建築不僅歷歷如繪、躍然紙

 
80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謝靈運‧〈山居賦〉有序并自注》

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31，頁 2607-1。 
81 〔美〕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69。 
82 〔明〕譚元春：《新刻譚友夏合集‧刻《水經注》批點序》上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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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能平添讀者耳目之娛，讓人想要一窺此情此景之妙。由「麗我瞻矚」

到「光我目，蒼我思」再到「可一往也」，譚元春細緻地陳述酈道元的文字

如何提供了自感官到心靈的觸動力，以及自閱讀到行動的吸引力。因此，

他與心意相通的鍾惺（1574-1625）一起選評《水經注》裡的段落，想讓其

他讀者也看見：從《水經注》裡得來最珍貴的不是地理知識、歷史掌故，

而是酈道元「囚捉幽異，掬弄光影」的巧奪天工、是「自空濛蕭瑟之外真

無一物」的震蕩低迴，83引人反覆咀嚼、沉迷不已。84鍾、譚二人光目蒼思、

意欲舉足提杖的時刻，正照映了數百年前酈道元撰著時嘗試不同的地志書

寫方式、面向更廣大讀者群的意圖。 
長期以來被歸類於史部地理類的《水經注》，一直以來列位於歷代方志

之間。酈道元考證歷史、地景之詳，讓人基於分類標準之下暫時擱置了他

講述的那些神異故事，以及他生花的妙筆所呈現的跌宕情節、悅目山水。

而重新檢視材料及其生成的語境，或許就是考掘《水經注》時代特色與書

寫意識的契機。《水經注》棄州郡縣的分類傳統，取用河道交通作為書寫主

軸，同時添加了比原文更豐富的水道知識與沿岸掌故。不論與他於序言建

構的地志傳統或同時代其他著作相比，酈道元的著書方式都顯得別具一

格。他為什麼選擇《水經》作注，一直是學界歷來關注的問題，崔浩之獄

的壓力與〈禹貢〉傳統的斷裂成為後人解讀《水經注》的切入點。時代背

景雖然具有影響力，但《水經注》從序言、形式到收錄內容展現了酈道元

對文體「解消作貢」、「建構傳統」的反思。〈《水經注》序〉對前代地理文

獻的排序和臧否顯示出酈道元從經典、史書、辭賦等不同體裁取用地理文

獻、重新建構與歸納此一文類的企圖。建構了地理文獻的類別和發展史之

後，「任土作貢」傳承下來的實用性和統治性不再是地理志的唯一價值，地

理書寫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譬如，史實可以反過來補充地景的意義，異

 
1976 年），卷 8，頁 333-335。 

83 〔明〕譚元春：《新刻譚友夏合集‧刻《水經注》批點序》上冊，卷 8，頁 333-335。 
84 許多《水經注》學者認為蘇軾（1037-1101）〈寄周安孺茶〉：「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

是《水經注》為宋人接納喜愛的一例明證，然而亦有人考證此處「水經」是〈煎茶水記〉

的別稱。考量到〈寄周安孺茶〉的主旨在於陳述飲茶之趣，突然在其中一句聲明閱讀《水

經注》之樂，似乎不合常理，故不從其說，參譚家健：〈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

頁 11，對《水經注》接受史的彙整，以及陳勇、王亮：〈「《水經》亦屢讀」中的《水經》〉，

《文學遺產》2006 年第 1 期，頁 65。 



13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事渲染出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張力，移動的文人遇見新環境時的驚喜、讚

賞和詠嘆也成為地景書寫的一環。 
本文從「志怪異事」和「引述文獻」切入，這兩類材料是研究者早已

注意到、並展開多元討論的，而當我們意識到酈道元重新定義了地理志之

後，它們便有被置回原書脈絡討論的價值。本文探討這些異事和文獻為何

選用、如何化用、又如何將其與河流水道的紀錄結合成值得被閱讀、被記

憶的地理景觀。於是發現，聚焦志怪異事的紀錄並不為了追新好奇，而是

藉由奇異之事突出、渲染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情誼感通，引發讀者的

共鳴。而所引述的文獻也非全文照搬，而是經由酈道元之手進行刪改鈔

變，仰賴具有共同文化和興趣的讀者一同品味以地理為主、史實為輔的獨

特風景。從這個角度分析《水經注》，它所呈現出的地理書寫並不僅是作者

個人因為才華洋溢而進行的新創之舉。而應該將《水經注》置回書寫當下

的情境，顯現出「地理志」這樣的體裁從權力的具象化、知識和實用性材

料的彙整，轉向以「地點」為主軸，輔以異事、傳說、詩賦、遊記的注疏

方式，強調了知性和情感、美感經驗的結合。酈道元解消了以「貢」為核

心的地志架構，突出人群互動在自然地景中展現的意義，顯示出他因應注

疏的特性、嘗試了不同的書寫方法，號召了不受帝王、中央統治意圖所限

的預設讀者，完成了從面向「統治者」轉為面向「地理書寫者」、「使用者」

的改變。 
出於對「山水之趣」的體察、對「尤深人心」的感悟，酈道元藉異事

書寫加劇人類情感與自然景物的張力，也透過對引述文獻的割裂、刪修、

改寫，提供讀者閱讀時悅目賞心的娛樂體驗。因此，看似沒有實用價值的

異事書寫，卻能因為人同此心的共鳴，而使得他方異域或無名舊城觸動人

心；看似直承前人而來的引述文獻，在作者的剪裁重組之下成為有知識的

文人共通的交會符碼，也在刪改之後提供了閱讀時的美感體驗。此時，再

一次回望段義孚所提出的「浪漫主義地理學」的問題：歷史和地理有什麼

差異呢？地理書寫能有情緒、有感性、能說出撼動人心的故事嗎？酈道元

《水經注》顯然為地理志開展了觸動讀者的可能，這樣的地理志轉向展現

出一種非純粹客觀、非純粹知識性、非純粹資料累積式、有敘事者聲音的

《水經注》面貌。 
基於對《水經注》讀者轉向的思考，異事書寫不再僅是《山海經》等

博物類地志的遺緒，文獻的引述也不是遵循方志、經疏傳統，更不僅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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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南北間隔的替代方案。《水經注》所記述的內容因而有了全面性重新詮釋

的空間：那些看似閒筆、對實地考察、今古對照無用的材料，究竟在《水

經注》擔負著怎樣的任務？例如：為什麼需要記錄文字已湮沒不可識的石

碑？每一個地點都聲明王莽（西元前 45-23）的更名有什麼意義？為什麼酈

道元除了記錄親身經歷外還需要說明考證過程？在改變預設讀者的趨向之

外，酈道元是否有更強烈地，將《水經注》置放在地理志轉型關鍵的意圖？

對《水經注》內容的重新詮釋、對《水經注》歷史意義的重新省思，除了

能夠更詳細分梳地志傳統的發展，也讓《水經注》不再是地理資料、奇聞

軼事、詩文摘句的集合，而是作者有意識地統籌下具有美感與情感效應的

新地理文獻。那麼，下一步或許就得以從文學角度出發，追問一個文學詮

釋範圍的問題：當地理景觀具有被「非完全理性」詮解的可能性、當地理

書寫具有情感號召的動人質地，那是否就是文學？地理志或許也能納入文

學作品的範疇，以文學的眼光進行重新詮釋。 
【責任編校：黃佳雯、朱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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